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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歲的Ban醉心鼓樂40多年，年輕時家境清貧，不惜一
日只睡三、四個小時，積極賺錢學鼓、買鼓。十多年前成立
鼓社，至今已經有逾千隻來自世界各地的鼓。他形容自己是
「世界吸」，集眾家之長，創自己獨有的風格。他希望有日

可集合500人來一次大型鼓樂表演，不為創紀錄，只希望將鼓
樂文化推廣開去。

「小學六年班，因為家窮要去夜總會工作，台上有脫衣
舞表演，但我被後面伴奏的非洲鼓聲深深吸引。」從那一刻
起，Ban與鼓結下不解之緣，再也戒不掉。當時工會免費教打
中國鼓，只給會員學習， 「難得見到有小孩那麼熱衷打鼓，
所以收了我一起學」。因為要懂得音樂原理、看五線譜、節
奏，他還一併學習其他樂器，二胡、古箏、揚琴、琵琶等
等。直至14年前認識一班打非洲鼓的朋友，兒時非洲鼓的記
憶被喚醒， 「這群非洲人玩的就是我當年想要的，我就一直
跟着他們學。」

由於音樂在當時賺不了錢，家境也不富裕，曾經是游泳
運動員的Ban唯有早上四、五點起來當教練賺生活費，晚上鑽
研音樂到凌晨兩三點，每天只能睡3到4小時。 「兩個都是我
的興趣，不可以放棄任何一個，音樂也不能讓我生存，20 到
25 歲我每天都這樣過，當時只有一個信息，就是太窮，所以
同自己講：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樣窮。」

儲錢買鼓 三餐吃雞尾包
教游泳賺到的錢，除了交家用，一日三餐捱雞尾包，存

夠錢全部用來買鼓。說起買下第一隻鼓的心情，他仍顯得喜
上眉梢。 「簡直想抱着它睡，喜歡得不得了。」當時一隻鼓
要3000多元，他笑言： 「當時黃金都只是一千元一兩，我用
幾兩金買一隻鼓。」

學音樂後，Ban經常四出表演和推廣非洲鼓，但都是免費
的。他自嘲： 「當時那樣的水平哪有人肯付費啊？」最初在
尋找推廣機會時還經常 「撞板」， 「人家一聽就立刻說 『不
需要不需要』，不知道非洲鼓是什麼，覺得很吵。」即使是
在教會， 「我一打，牧師已經婉轉地說： 『你坐到那邊去好
嗎？聲音太大了。』那邊就是廁所門口。」他無奈地說，這
些待遇是否和被拒絕差不多呢？

Ban沒有因此灰心，他告訴自己是因為未達水準，做的東
西不是別人要的。想推廣非洲鼓的決心，讓他堅持到商場、
學校做義務表演，教學生打鼓，介紹非洲鼓的歷史；他還自
行改編非洲鼓節奏迎合香港人的口味。

掌聲肯定 「練到死都值」
12年前成立激鼓樂社，Ban不諱言存有私心。 「我是單親

家庭，想有其他小朋友陪我兒子成長、一起開心。」豈料越
來越多人，學生不下500人，鼓樂器也從五六十個累積到現在
千多個。日本太鼓、中國鼓、非洲鼓、韓國鼓、少數民族
鼓。鼓。一有時間就一有時間就到世界各地買鼓、學習。全部鼓都是自己到世界各地買鼓、學習。全部鼓都是自己存存
錢買，他笑言：錢買，他笑言： 「「否則怎麼會搞得一無所有？否則怎麼會搞得一無所有？」」

場地所限，鼓社只能在工廠大廈的走廊練習，沒有冷氣
和新鮮空氣，成員每次都練到一身汗。每次練習時間通常是
15至20分鐘，有一次沒有叫停，學生邊練邊互相鼓勵，到最
後每個人都受傷都流血。Ban感觸地說： 「我現在一無所有，
幸而還有這群小朋友、有鼓。」他相信現在鼓社所做的，香
港再沒別人願意做，這班小朋友就在做同齡人不願做的事。

國慶、國際賽馬日表演，Ban的鼓社現在經常受邀演出。
讓他印象最深的是十多年前沙田馬場周年慶的表演，那是第
一次有大型表演邀請他們，他表示： 「好緊張，簡直是興
奮。有這麼大型的機構邀請你去表演，是職業性的付費邀
請，還可以自由發揮，從未試過！這麼多年了，終於有人肯
定。」

去年H1N1甲型流感時期，他在會展為國際醫學會議的表
演綵排時，行政長官曾蔭權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專程
前往觀看，特首連聲稱讚。表演結束後，全場觀眾掌聲雷
動。 「當場眼淚就流出來了，是一個國際性場合，觀眾給了
我們最直接的反應，再多的錢都比不上這個，練到死都值
得。」

最大夢想 500人齊擊鼓
有不少明星藝人和 「有來頭的人物」都是Ban的學生，但

鼓社看不到一張和他們的合照。 「我不需要靠他們提高我們
的地位，而是靠自己的實力。」他至今仍是見到新鼓就想
學，花再多時間也是值得，但年紀大了，希望交給兒子和學
生去做，在創作時亦加入年輕人的想法。

他不願意用 「艱難」來形容自己的經歷，自從選擇音
樂， 「我根本沒有好日子過過，不知道什麼叫艱難。」大家
都在睡覺的時候，他已經起床工作，雖然在外人看來很辛
苦，但他卻經常把幸運掛在嘴邊，因自己可以一直從事最喜
歡的工作，為自己帶來快樂。

香港沒有鼓樂方面的傳統，他便做一個 「世界吸」——
吸收各種精華，創造自己的文化特色。總結自己的打鼓風
格，是吃得苦、多元化、野性不羈，希望讓更多香港人認
識。識。BanBan透露：透露： 「「希望有個場地，可以希望有個場地，可以500500人一起表演，不是人一起表演，不是
創造紀錄，而是打出我們的文化。這是我一生的夢想，我已創造紀錄，而是打出我們的文化。這是我一生的夢想，我已
經準備好。經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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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和兒子梁楚弼之間，維持着獨特的父子
關係，勝似朋友。在梁楚弼的心目中，爸爸是
偶像，無所不能。Ban則希望子承父業，無論以
後從事哪種職業，鼓樂始終是自己的根基，並
用它來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由於妻子突然離開，父子倆一直 「相依為
命」，梁楚弼5歲就跟着爸爸到處奔走，無論是
去教游泳或鼓樂表演。 「一開始也不是跟我學
打鼓，而是跟着我到處去。」Ban說，他也不知
道兒子究竟是否喜歡打鼓，可能只是潛移默
化。Ban坦言，兒子的聽話程度超乎了自己所想
所求，他的叛逆期在困難時度過，跟着爸爸到
處賺生活費，比同齡人更早 「生性」。他說，
有次自己貪心想買多層樓賺錢，結果銀行突然
不借貸，被迫要帶着兒子向親戚借錢。 「我一
直在兒子面前是以超人形象保護他，但那次我
們被人當眾侮辱，死忍着撐到回家抱着一起
哭。」Ban自我解嘲，這可能是自己最羞辱的一
日，但讓兒子成長。

父子情深 愛兒眼中偶像
梁楚弼眼中的爸爸，是一個很值得尊敬的

人，能幹、有頭腦、幽默，是自己的榜樣和偶
像。 「一般的家中未必會有這麼好的父子關
係，現時好多家長過分保護孩子，爸爸的方法
卻是讓我 『撞板』，然後會扶起我，讓自己學

到更多。」
雖然小時候對打鼓的興趣一般，但現在梁

楚弼已把鼓歸為生命的一部分，不能放棄。在
城市大學心理學畢業後，現時25歲的他正在香
港大學修讀社會科學研究生，鑽研用非洲鼓幫
人減壓和治療情緒問題。他曾用這個方法幫助
鼓社一些有情緒問題的小朋友，親眼看到他們
的轉變，還有些不敢與人打交道的，也變得越
來越有自信，讓他感到非常滿足。

「家長很放心把孩子放在鼓社，因為這裡
不單是教他們打鼓，而是用心去栽培他們，從
身心、社交等各個方面（幫助他們）。」梁楚
弼說，即使以後有另一個事業方向，也只會像
一棵樹新生長出的樹枝，他始終會以鼓社為根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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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鼓40多年，只要說起與鼓有關的話題，
總能看到 Ban 喜形於色。要他放棄音樂簡直是
不可能的事，甚至沒有動過半點念頭。但他卻
因為當年妻子的離開，差點放棄自己的生命。
鼓樂讓他重新站起來，現在更不遺餘力地幫助
「邊青」重回正軌。

30 多歲時，婚後幸福的家庭生活，讓 Ban
放下自己最喜愛做的事， 「家裡有很多鼓，但
很少碰，回到家就是抱着兒子看電視。」太太
的離開給了他沉重一擊，原本完美的家庭突然
破滅，他甚至想以死了斷。自己和兒子都要看
心理醫生。 「兒子那時整天推着玩具車說要
『撞死媽咪』，好恐怖。」

「鼓」 勵邊青回正軌
有次去教會看到有人玩音樂，激勵他重回

鼓樂懷抱。他分享說，若遇到挫折，最重要是
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從悲傷中跳出，鑽牛角
尖只有死路一條。 「想寬一點，是另一片天

空。」他還開玩笑地說，感謝太太的離開，讓
他重新開始打鼓。

現時鼓社中有不少是邊緣青年，有一個經
常偷錢的男孩，無論朋友、家人和老師都判他
「死刑」，人人厭惡。 「我當場抓住他（偷

錢）都不知多少次了」，好多人勸 Ban 趕他
走，但他沒有這麼做，反而耐心引導他、講道
理，了解他背後的原因，成功讓他重返校園，
也杜絕了一切不良嗜好。

Ban 亦曾經邀請得生團契的 20 個改過自新
的青少年，一同參與亞洲小姐選舉的表演。
「人人綵排時都好興奮，起勁地練，完全不停

下來。」表演前三日試服裝，導演發現這些青
少年身上都有紋身， 「左青龍右白虎」，即時
不同意他們上台表演。當時每個人都哭了，他
們很傷心失去了一個告訴家人 「我有改過」的
機會。Ban說，他很喜歡與人分享這個故事，希
望起到警示作用： 「有些事情做錯了，沒得回
頭。」

下星期日，Ban和他的鼓隊將迎來另一場大
型表演，融合十多種不同地方的鼓，給市民帶
來視覺和聽覺的盛宴。

本月12 日在沙田馬場將上演一場國際賽馬
盛事，來自世界各地的名駒將與本地頂尖馬匹
角逐各項殊榮。香港賽馬會邀請Ban和他的 「激
鼓樂社」擔任開場表演嘉賓。

Ban和他的鼓社成員，上月初開始構思和練
習，特別創作了一段融合超過十多款世界不同
地方鼓樂的表演。他說： 「到時會有至少40個
14 至 25 歲的青少年一起接連表演印第安紅番
鼓、日本太鼓、中國鼓、韓國鼓、法國及英美
軍鼓等，相信在香港很難得可以這麼近距離看
到如此傳統的日本太鼓表演。我們還會留十幾
隻鼓讓市民試打。」

本次表演的服裝也是由Ban一手包辦，專程
訂造了十多個價值500至700美元的印第安人頭
飾，還設計了多種民族元素結合的服裝。甚至

自己造鼓，因為鼓皮特別厚，將以激昂的鼓樂
震撼全場觀眾。

完成這個表演，Ban的下一個大計，是希望
明年7至8月間，可邀請到來自中國內地、港、
台與日本的藝術家同台舉行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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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雙手流血、長滿繭，也不願放棄即使雙手流血、長滿繭，也不願放棄

梁榮華戴上專程為梁榮華戴上專程為
本月十二日的國際本月十二日的國際
賽馬日表演而訂造賽馬日表演而訂造
的印第安頭飾的印第安頭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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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服裝以漢服為基礎，融入蒙族和日本民族風格，象這套服裝以漢服為基礎，融入蒙族和日本民族風格，象
徵香港的多元文化特色。身穿這套服裝打鼓的湯的兒徵香港的多元文化特色。身穿這套服裝打鼓的湯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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